
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特性

陈慧娟

内容提要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在叙述视角上 ,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称叙事作品的特点。第一人称

叙事作品的叙述者 ,是以与被叙述人物同一的特殊关系加入到叙述视角当中的。 这一特点 ,使第一

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叙述时间与叙述视角的关系、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关系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表

现。这一特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浓重的追忆色彩和视角转换的自然性 ,也是使作品的叙述视角产生

各种复杂关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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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总是把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与人物叙

述视角联系起来 ,因为第一人称往往是“我”在讲故

事 ,而我又往往进入故事之中 ,因此 ,以“我”为视角

叙述故事的第一人称叙事 ,往往被认为是人物叙述

视角的叙事。 但是 ,第一人称叙事 ,其叙述视角并不

那么单纯 ,并不是单一的人物视角的叙事。叙述者视

角的叙事在第一人称作品中 ,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叙述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交替存在 ,使第一人称叙

事作品在叙述视角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一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特殊性 ,来自其

叙述者的特殊性。所谓叙述者的特殊性 ,取

决于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特殊关系。 叙述

者与被叙述者可以是没有特殊关联的讲述与被讲述

的单纯主客关系 ,还可以是亲属、朋友、邻居、同学等

各种熟知的关系。 这就使得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

的关系变得多样化 ,而他们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会

带来作品在叙述形式、叙述效果等方面的差异。

小说叙述者 ,正如热奈尔所指出的 ,无论是在第

几人称的叙事中 ,叙述者都是“我”。但是叙述人称的

存在 ,并不是根据叙述者的称谓 ,而是由叙述者对被

叙述人物的称谓决定的。 当小说故事中的人物被叙

述者称为“我”时 ,叙述是第一人称的 ,称为“他”是第

三人称 ,称为“你”则为第二人称。 可见 ,叙述人称的

确定在于对被叙述人物的称谓。不同人称的作品体

现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不同的关系。

在第一人称叙事中 ,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是同一

个人 ,叙述者叙述的是自己的经历 ,因此 ,叙述者是

“我” ,被叙述者也是“我” ,这就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

者与叙述对象的特殊关系 ,也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叙

述者的特殊性。叙述者与人物是同一个人 ,使他们之

间的关系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在第二、第三人称叙事

中 ,在一般情况下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不是同一个人 ,

叙述者叙述的是他人的故事 ,或指称为“你”的故事 ,

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又表现出其他的不同的叙述关系

类型。

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同一性 ,

只是他们关系的一个方面。虽然叙述者和叙述对象

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们却是不同时期的“我” ,处在不

同的时空。 一个是回顾的“我” ,即回顾往事的叙述

者 ;一个是经历的“我” ,即当时实施行动的被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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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因此 ,他们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我们在阅读中 ,

不能只注意“我”的同一性 ,而忽略同一性掩盖下的

不同的两个“我”。但是 ,尽管我们知道这两个“我”的

不同 ,在叙述视角问题上 ,还是常常只注意到经历的

自我的人物视角 ,而忽略回顾自我的叙述者的视角 ,

把人物的有限视角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 如董

小英《叙述学》中就忽略了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叙述

者“我”与经验者“我”的区别 ,只把他们作为同一的

存在 ,认为第一人称作品的叙述视角是“主要叙述者

由人物视角代替”的“个性视角”①。

实际上 ,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 ,回顾自我与经

历自我不仅有着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的经历者的

“我”的区分 ,而且在叙述视角上 ,他们都参与了对故

事的观察 ,也就是说 ,叙述者“我”的视角也参与到故

事中来。因此 ,在第一人称叙事中 ,叙述者的视角也

是重要的视角之一。

我们以余华的第一人称作品为例 ,来分析叙述

视角在第一人称作品中的表现 ,特别是叙述者“我”

的视角 ,是如何介入到作品之中。《十八岁出远门》中

有这样一段叙述: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

次汽车。那时是中午 ,那时我刚刚想搭车 ,但那时仅

仅想搭车 ,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 ,那时我只是觉得

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那辆汽车挥手 ,

我努力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 ,汽车和

司机一样 ,也是看也没看 ,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

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追了一阵 ,我这样做只

是为了高兴。”这一段的第一句是对作品人物即经历

者自我内心的叙述 ,显然是人物的视角 ,是人物当时

所感 ,可以说是人物的内视角。 而第二句以后 ,几个

“那时”的句子就不同了 ,不仅从时间上拉开了叙述

者自我与经历自我的距离 ,把叙述者“我”带入叙述

之中使其凸显出来 ,而且 ,这几句叙述 ,不是叙述者

回忆时进入当时的情境 ,把读者拉到当时的体验 ;而

是叙述者从现时的距离遥望当时的情境。因此 ,这时

的叙述 ,叙述视角不是经历着当时情景的“我”的视

角 ,而是现时遥望“那时”的叙述者“我”的视角。最为

明显的是 ,“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这句 ,叙述的是

当事者头脑中还没出现的事 ,而是当回忆者已经知

道以后的情景才加以预述的 ,所以 ,不可能是当事者

的人物视角 ,而只能是担任回顾角色的叙述者“我”

的视角。后面的句子又切回当时的场景 ,以经验自我

的内省及外在的观察 ,表述当时的情境。因此是人物

的视角。而最后一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 ,又重

新回到回忆自我 ,以叙述者的视角解释当时的情境。

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 ,叙述者由于与人物是同

一个人 ,所以在叙述中 ,不仅有对当时经验自我体验

和感知的具体事件的具体描述 ,而且有叙述者自身

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事件的概述或预述 ,从而使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除了人物叙述视角之外 ,还加入

了叙述者的视角。叙述者以自己特殊身份的视角参

与叙事 ,这是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在叙述视角上的特

性之一。

二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 ,无论叙述者视

角还是人物视角都是 “我” ,把叙述者的

“我”和行动者的“我”拉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时间 ,因此 ,时间就成为判断是叙述者视角还是

人物视角的重要依据。当事者“我”当时所观察的视

角 ,是人物视角 ;而回顾者“我”回忆时的视角是叙述

者的视角。对于发生的事件来说 ,人物处在当时 ,叙

述者处在后来 ;对于阅读者来说 ,叙述者叙述的时间

离阅读者更近 ,叙述者成为叙述的“现时” ,而人物时

间则成为过去的“那时”。 如上边我们所列举的余华

作品的例子。

尽管时间是我们辨别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视

角和人物视角的重要因素 ,但是却不可以单纯从表

现过去或现在的时间词上来判断叙述视角。有时 ,作

品中的语句用的是表示时间发生的词“现在” ,但却

是叙述者视角进行关照的“那时” ;叙述者在以自己

的视角观察时 ,却按照经历自我的时间叙事。仍以余

华的《十八岁出远门》为例 ,我们看这篇作品的两段

叙述: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 ,我舒服地坐在座

椅上 ,看着窗外 ,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他已经成

为朋友了。”“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 ,把车盖盖

上。 他那时的手更黑了 ,他的脏手在衣服上擦了又

擦 ,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前一段文字中 ,“现在”

的时间 ,显然是事件发生的时间 ,是经历自我当时的

时间。但是 ,这句叙述 ,我们却不能说是以经历自我

即人物视角进行的叙事。原因很明显 ,经历的自我在

这时 ,只能以内心感受的形式体验朋友的感觉 ,而不

能述说正在进行的现在 ,完成叙说的只能是事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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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叙述者。 因此 ,这里叙述者视角的叙事 ,用的是

经历者人物的时间。后一段叙述里的“那时”虽然是

以与叙述者叙述相对的现在时间对过去的指称 ,但

是叙述视角却是经历自我的视角 ,那个司机更黑的

手只能是当时的“我”所看到的。可见 ,用叙述者远离

事件的时间词 ,在叙述视角上也不一定是从以现在

关照过去的叙述者的视角进行叙事。

据此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的时间词与叙述视

角的时间关系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与叙述视

角时间相一致 ,另一方面是与叙述视角的时间相逆。

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时间的相一致 ,表现为两种情

况。第一 ,叙述者回忆指称的时间与叙述视角时间的

同一。 叙述者用对过去指称的时间 ,如“那时”等 ,对

过去指称的时间是站在叙述者的时间立场使用的 ,

叙事也是叙述着叙述者对往事的观照 ,它们统一在

叙述者的方面。 第二 ,叙述的时间与人物视角的统

一。叙述者在叙述中没有把自己现在对过去指称的

时间词表现在叙事中 ,只是按当时事件发生的时间

顺序叙述经历自我的所见所闻 ,叙述时间和叙述视

角统一在人物即经验自我的身上。

三

　　在第一人称作品中 ,叙述者与人物的

同一性 ,使作品有着浓重的追忆色彩。回忆

性的语言 ,使读者面对的是那个追忆的人 ,

由追忆人的回忆而进入当时的事件故事。 这就使第

一人称叙事作品的叙述者在叙事时不能持有客观的

立场 ,像第三人称叙述者那样隐蔽在故事之后。叙述

者追忆的叙述声音总是浮现在作品之中 ,体现追忆

的那些“那时”、“那天”等时间词也会常常出现在作

品中。

在第一人称作品中 ,叙述者的凸现主要表现为

叙述声音上 ,作品强烈的追忆色彩 ,使叙述者的叙述

声音笼罩着作品。 而叙述声音与作品人物及事件所

产生的不同关系 ,也使作品在叙述视角上有不同的

表现。第一 ,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分离。叙述者在

叙述中的浮现 ,只表现为叙述声音 ,他不是用现在的

眼光参与叙事 ,而仅仅以当时经验自我的视角叙述

事件。因此 ,这时掌控叙述声音的叙述者放弃现在的

视角 ,只是代替经验自我把当时所见所闻所感叙述

出来。实质上 ,体现了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在身份上

的背离。第二 ,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对应。叙述者

的显现不仅是追忆 ,而且是以自己现在的目光参与

叙事 ,用现在的视角对追忆的事件重新加以判断和

整合 ,那么这时的视角即成为叙述者的视角。这就使

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相一致 ,他们都是由叙述者发

出的。第三 ,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复合。叙述者用

经验自我的视角叙事时 ,不仅仅用自己的声音进行

叙事 ,而且把自己现在所处的时间加入叙事当中 ;或

者用的是人物活动的时间 ,而叙述视角却是叙述者

的。这种叙述者与人物共同完成的叙事 ,实际上是两

种叙述视角的叠加或复合。

叙述声音在与叙述视角的各种关系中 ,其声音

的强弱程度也不同。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背离时 ,叙

述声音最弱 ,因为其作用只是代替经验自我叙述 ,经

验自我的视角是叙述的中心 ,叙述者在声音的背后

而没有凸现出来。叙述声音与叙述者的视角相结合

时 ,叙述者的视角使叙述者在叙述中完全显现出来。

当我们所说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或两种视角复合

时 ,叙述声音应该处于前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因为

无论是叙述者还是人物 ,或者无论是叙述者叙述视

角还是人物叙述视角 ,他们总是复合在一起 ,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都显现在叙事中 ,既不能忽略叙述者

的存在 ,也不能忽略叙事聚焦的人物。而他们的共同

存在 ,使第一人称的叙事在叙述视角上更为复杂。

另外 ,造成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复杂化的另一重

要因素 ,就是叙述视角转换的自然性。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叙述者的特殊性 ,也使作品在叙述者视角和人

物视角的转换上比其他人称叙事作品更为自然。 由

于叙述者与被叙述的人物都是“我” ,尽管这实际上

是两个不同的“我” ,但却仍使他们在转换上做到自

然无痕。从另一方面说 ,与前面所论的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浓重的追忆色彩相联系 ,一直笼罩在作品中叙

述者的叙述声音 ,也是使叙述者可以自由而无痕地

出入作品叙事的便利条件。这就是第一人称叙事作

品在视角转换上所具有的自然性。 这一点既表现了

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叙述视角上的特性 ,也是造成第

一人称叙事作品两种不同视角难以区分的复杂性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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